
一、中唐女服文化举隅

（一）回鹘服

回鹘服主要流行于中晚唐时期。回鹘是维吾

尔族的前身，是少数民族的强势政权之一，一直以

来与唐朝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安史之乱时期，李亨

得到了回鹘的帮助，更加促进了双方之间的经济贸

易往来，使得回鹘的习俗也逐渐渗入到了中原文化

中，而回鹘服在中唐时期能够盛行，与唐朝和回鹘

的良好交流不无关系。

回鹘服尤其在贵妇和宫廷妇女中流行。回鹘

服略似男子的长袍，翻领，袖子窄小但下身宽大，下

长拖地。颜色艳丽，尤其以红色等暖色调为主。材

料大多使用质地厚实的织锦，领、袖均镶有宽阔的

织金锦的花边。穿上这种衣服，通常将头发绾成椎

状的髻，称为回鹘髻。髻上另带一顶缀满珠玉的桃

形金冠，上缀凤鸟。两髻一般还插有簪钗，耳边及

颈配有精美的首饰。足穿翘头软锦鞋。回鹘服华

丽鲜艳，配饰极尽装饰，与中唐时期，人们还沉浸在

安史之乱所带给的伤痛的气氛格格不入，这种现象

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回鹘习俗因为交流频繁在中

原地区的渗入，也与唐朝妇女寻求独立地位的思想

观念有关系，唐朝妇女个性独立，对于外来文化有

着敏锐的嗅觉，并敢于学习与吸收，充分显示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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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一代包容兼俱的特色。

中唐的女性不断感受着国家由盛到衰的浓浓

秋意，她们对于男性的崇拜也随后逐渐转向了对少

数民族强势权力的崇拜，回鹘作为少数民族的强势

政权，并对唐朝在安史之乱中给予帮助，中唐女性

对于这种强势权力的向往，也就通过服饰和配饰反

映出来了。

（二）女服样式向宽博化的转变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界线，中唐和盛

唐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呈现出完全不同

的风尚。在服饰风尚上，中唐的服饰又开始向宽博

化、装饰化转变，衣衫逐渐加宽，袖子也越来越宽

大，淮南观察史李德裕曾经提到过“管内妇人，衣袖

先阔四尺”的情况，元稹也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写

到：“近世妇人晕淡眉目，倌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

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这种衣袖的宽博使服装走

向了装饰化的道路。盛唐时期，胡服的盛行，一方

面是中原与胡人密切交流，胡文化在服饰上的逐渐

渗透，加之唐朝始终持有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念的产

物，另一方面，胡服大多为窄衣衿袖，对于女性来说

适合劳作与活动，使得胡服适用于这种劳动需求而

盛行起来。中唐对于胡服的摒弃，衣袖向宽博化的

转变，都体现出了在这个时代在服饰上装饰化的倾

向。

而这种装饰化的倾向与中唐时统治者以俭制

奢，渴望中兴的政治需求是相悖的，唐文宗于大和

六年下诏令：“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

袖不过一尺五寸。”但是世风所致，风气很难改变，

最后不得不放宽至二尺。

（三）时世妆

在妆容上，中唐时期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变化。

有唐一代，妆容在不同的时期也显示出不同的特

色。初唐时期较为朴素，化妆仅涂粉、描眉，盛唐时

期则展现出国家处于鼎盛时期兼容并受的状态：着

胡妆的妇女眉间有黄星花钿，颊边作二星月牙样子

或更在二颊间加两小点胭脂，与胡服配成一套。着

裙装的妇女，多长眉细目，高髻插小梳，三五不等。

而元和时期的妆容则体现出一种怪异之风，这种妆

容在白居易的《时世妆》中就有叙述：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

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

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

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

非华风”。

整个妆容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色彩，又叫做“啼

妆”：不施朱施粉，以乌膏注唇，作八字眉，赭面、圆

鬟、无鬓、堆髻，白居易发出了“非华风”的感叹。

而这种妆容与中唐时期盛行的回鹘服相匹配

时，更显得格格不入：回鹘服颜色鲜艳华丽，而元和

时期的时世妆“妆成尽似含悲啼”；回鹘服略似男子

的长袍，而时世妆的八字眉却显示出女性娇弱委屈

的一面；回鹘服以暖色调为主，而时世妆却喜乌

唇。服饰体现出一种对于少数民族强势权利的崇

拜，而妆容则体现出了一种惹人怜爱的病态美。

这种具有病态美妆容的出现，反映出中唐时期

人们对于朝政的失望，失去了盛唐时期昂扬向上的

积极乐观，反映在妆容上则体现出一种颓废的病态

美。此外，盛唐各式各样的配饰、发髻样式、妆容样

式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国家在经历安史之

乱后走向了下坡路，妆容所体现出的美也出现了消

极的色彩。

毋庸置疑，这种病态颓废的妆容是不符合整个

国家改革弊政、渴望中兴的社会潮流的，唐文宗对

女子的妆容进行了一些规定：

“妇人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绿履、彩帛嫚成履，

而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1]532。

然而就像是不能力挽国力每况愈下的状况一

样，文宗政令的下达并没有改变这种妆容的消失，

世风所行，这种颓废美在晚唐更为盛行，显示了整

个国家所弥漫的矫饰、病态的日益衰败的景象。

二、中唐尚怪奇、尚俗尽的诗歌风尚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巅峰。自陈子

昂确立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歌

走向后，加之张若虚等人的对诗歌意境的创造，终

于成就了健康瑰丽的盛唐诗歌。而安史之乱的爆

发，不仅使唐朝的政治、经济都走向了下坡路，成为

盛唐和中唐的分水岭，而诗歌也失去了盛唐“神来、

气来、情来”的气质，而转向了另一种风尚，仿佛由

少年情怀转向了精神风韵。

在盛唐和中唐之间，产生了一个过渡期，这个

过渡期以大历诗风为代表，“气骨顿衰是当时创作

中最为普遍的表现，是大量诗歌缺乏浓烈情思，缺

乏强烈爱憎，情思冲淡以至平淡，究其原因，就在于

从这些诗里，诗人对人生采取了无可奈何的态度，

既没有盛唐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也并非

完全隔绝人世，摒弃七情六欲，不即不离，淡然处

之”[2]135。

这个时期的诗歌开始追求高情、丽辞、远韵，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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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诗歌里表现孤淡闲远的情绪特征，追求意象的

省静。大历年间的诗人大都经历了安史之乱，他们

在少年时期感受着盛唐带给他们的昂扬向上的社

会风气，又在中年时期感受到中唐筚路蓝缕，百废

待兴的面貌，这种时代的落差使得他们更愿意逃避

现实生活，追求宁静闲适的生活情调。“这个时期的

文学思想倾向不是盛唐那种高扬情调和风貌，不是

那种理想主义风骨说，而表现出一种过渡的特点，

它好想要衔接它之前，又好像开启他之后”[2]130。这

个时期主要探求诗的艺术形式，而对于诗歌内容的

探索，则要交给之后的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

派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的元白诗派。

韩愈、柳宗元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古文运动，主

张“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的散文理论主张，在诗歌

上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但是在他的诗歌

创作中却出现了尚怪奇的特色。首先，以韩愈为代

表的韩孟诗派或是选取世俗生活中不常有的事物，

将其引入诗歌，或是将事物进行变形，使其变得怪

异奇特。其次，他们在作诗时加入了自己奇特的想

象，选取能够产生强烈对比的色彩，选材怪僻、构词

异样。此外，韩愈还以文为诗，打破诗的原有节奏，

以散文化的句式入诗，这种散文化的句法入诗，不

仅打破了诗歌的韵律美，而且使得诗歌打破了“诗

缘情”的传统，使得诗歌带有了更多叙述和议论的

色彩，将高度浓缩的情感跳跃变为平白直叙的铺

陈。另外，韩愈在古文运动提出的“不平则鸣”的理

论主张也将其运用在诗歌中，使得他们的诗歌也充

满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他的诗歌也只是书写“感激

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使诗歌出现了尚主观

的倾向。韩孟诗派的创作，使得诗歌既不像是盛唐

诗歌讲求意境的创造，也不似中唐诗歌崇尚冲淡闲

远的情趣。

这种尚怪奇、尚主观的风尚的产生并不是没有

原因，它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时

世妆为例，时世妆的妆容不同于盛唐时期的妆容，

盛唐时期的妆容以“红妆”为主，此妆容主要由铅粉

和胭脂为主，而到中唐，则开始流行“腮不施朱面无

粉”的妆容，与先前的流行异趣，而且喜用乌膏注

唇，流行八字眉，使得妆容更加的怪异。而回鹘装

的流行，则又在潜意识里体现出妇女对于强势权利

的崇拜心理，以至于在选择服装样式时更加的带有

主观色彩。另外，中唐对于“胡化”的排斥，服饰向

中原传统的复归，都其实是他们民族心理的作用，

是他们的主观选择。而韩孟诗派的尚怪奇、尚主观

的诗歌特色与当时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完美的契合

关系，也可以看做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的产

物。

安史之乱虽然以唐王朝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却

同时也给唐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朝野上下都希

望能够吸取教训，改革弊政来达到中兴的局面。在

这种诉求的引领下，白居易、元稹沿着杜甫“即事名

篇，无复依傍”的道路用诗歌来反映社会状况，以达

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愿望。以白居易和

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诗歌理论的实质，是完全处

于功利的目的，他们在诗歌中强调义理，“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将诗歌的发展引向了一

条重功利的道路，与这种理念相对应，他们的诗歌

失去了对于意境和韵味的追求，而重在义理的表述，

“张籍和王建”在追求通俗时，仍保存着民歌的韵味，

仍有含蓄。白居易在尚实的创作倾向中，他在写法

上还务求倾盘而出，把话说尽，不留余韵”[2]247。这种

创作倾向使得诗歌摒弃了盛唐诗歌的写法，出现了

尚俗、尚尽的特色，这种特色在白居易晚年的诗歌

中仍然是其主要创作倾向，他在退居官场后所做的

那些闲适诗，都热衷于铺叙身边的琐事，将衣食俸

禄挂在嘴边，苏轼曾经评价“元轻白俗”就是指白居

易这方面的内容。

同样，在中唐女服中也显露出相应的特色，中

唐的女服向中原传统服饰的复归，一方面可以看做

是排斥“胡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受到了整

个社会风气尚实的影响，女服顺应朝廷的需求，开

始在服装上强化儒家伦理观念，不仅重新强调在服

装样式上向传统中原文华的复归，对于尺寸，不同

等级的服装样式以及颜色都进行了规范，这和他们

希望借助儒家之道来达到王朝中兴的希冀是一样

的。然而，女服虽然体现出向传统服饰的复归，但

又重新出现了尚尽的特点，他们开始将服装变得极

其宽大，甚至造成了行动的不便，对于布料的使用

量也就大大提高，这和以俭治国的方针是不符合

的，文宗即位后对这种服饰的尺寸进行了规定，但

这种潮流已经蔚然成风，使得“诏下，人多怨者”。

唐代服装捕捉到了社会需求的嗅觉，对自身进行了

改变，而元白诗派的出现也可以看做是这种尚实、

尚俗尽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缩影。

三、结语

中唐与盛唐诗歌展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风貌，

“从凭才性写诗，从随意发挥抒情性，到刻意推敲，

以功力写诗，这在创作思想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当然有面向人生的写作思想有关，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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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走向现实，自然也从潇洒走向苦学”[2]131。元

白诗派的出现是当时渴望中兴，复归国立强盛经济

繁荣的社会理想的产物，而韩孟诗派的诗歌却丝毫

表现不出儒家重功利色彩的倾向，韩愈并不将文章

和诗歌放在同样的地位，也使得韩愈的诗歌展现出

完全不同于唐代诗坛和元白诗派的审美情趣。而

我们可以从服装风尚的变化，探求这个时代的社会

风气，从而窥测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对于这两个诗派

在主张和创作倾向方面的影响。

这种社会风尚使得中唐的诗坛出现了尚主观、

尚俗尚尽的特色，但经历了昙花一现般的“元和中

兴”后，唐朝的国力越来越衰弱，人们对朝政失去了

希望，在服饰风尚中沿着中唐宽大衣衫的潮流继续

发展，甚至到了怪异的地步，妆容中“血晕妆”和“三

白妆”更是显示出一种颓废的病态美，显示出一个

朝代即将末路的变态审美情趣，而在诗坛中也体现

出末世文学的创作倾向，尚实、尚俗尽的审美取向

失去了自己的市场，虽然也有部分诗人学韩愈的怪

奇雄杰，但这个时代主要的创作倾向开始转向个人

情思，传达一种细美幽约的美，他们着眼于内心世

界，也同时开始追求诗歌的炼字炼句，出现了苦吟

派，所表现的内容既没有盛唐的积极向上，也没有

中唐的重功利，完全是在自己狭小范围内的吟唱，

将诗歌的发展引向了一个狭窄的道路，失去了原有

的风采。

服饰如此，文学也如此，唐代服饰的变迁，与诗

歌创作倾向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她们都是社会文

化的一角，都可以展现时代的某种变化，而同时也

可以借助服饰，来更好地理解诗歌风尚产生的原因

与背景，只不过服饰更加直观和平民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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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刻不容缓。在安全生产领

域，由于历史问题和监管体制的固有缺陷，事故调

查组和综合监管的制度设计也存在重大问题，使得

在推进安全监管的法治化任务艰巨。因此我们需

要提高重视，注重在顶层制度设计环节强化对安全

监管的制度设计，以期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实现安全生产立法的科学化、规范化与法

治化不可能一蹴而成，在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许多

环节上改革的困难程度超乎想象，但是笔者相信，

只要能够在实现安全生产监管的关键环节上取得

突破，把握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实现安全

监管领域的良法之治就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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